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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春濤與《新文詩》系列  
 

                                                陳   文   佳  

 

 

 

春濤上京的背景與動機  

 

一．江戶末期絕句選的盛行  

    考察森春濤一生的文學活動，大約可以分為三個時期。自天保六年（ 1835）春濤十七歲

時至尾張國丹羽村從鷲津益齋研習漢學，至安政四年（ 1857）秋三十九歲時蓄髮棄醫
1
為止，

可視作其文學活動的第一期。在此二十餘年間，春濤繼承了家族行醫的本業，並積極於漢詩

創作。這一時期是春濤創作上的青年期，也是他以漢詩人身份登上文壇前的準備期。此後，

文久三年（ 1863）五月，四十五歲的春濤移居名古屋桑名町三丁目，起桑三吟社，正式棄醫

從文。至明治七年（ 1874）十一月舉家遷往東京以前，可以視作春濤文學活動的第二期。此

一時期春濤以漢詩創作為主業，經過十餘年的磨煉與累積，創作上已日趨成熟，其在漢詩壇

的影響亦逐漸擴大。自五十六歲時遷居至東京下谷，起茉莉吟社，至明治二十二年（ 1889）

七十一歲時病逝，是春濤文學活動的第三期。這一時期，春濤不僅持續進行漢詩創作，同時

致力於刊刻《東京才人絕句》，創辦編選漢詩文雜誌《新文詩》、《新文詩別集》、《新新

文詩》，抄錄出版《清三家絕句》等等。其文學活動的內容更為豐富多樣，達到鼎盛時期。  

    明治七年（ 1874），森春濤舉家自名古屋遷居至東京下谷，結茉莉吟社，翌明治八年刊

刻《東京才人絕句》，並開始創辦漢詩文雜誌《新文詩》。關於春濤舉家東遷的動機，可以

從幾個方面進行考察。  

    幕末時期，已有漢學者陸續編選當世日本漢詩人的詩作結集出版，並形成不小的風氣。

譬如文政十二年（ 1829）刊刻加藤淵編選的《文政十七家絶句》二卷二冊，收錄當時著名詩

家如菅茶山、市河寛齋、頼杏坪、館柳灣、柏木如亭、大窪詩佛、菊地五山、田能村竹田、

卷菱湖、頼山陽等人作品五百首；天保九年（ 1838）刊刻三上恒編選的《天保三十六家絶句

》三卷三冊，收朝川善庵、大窪詩佛、菊地五山、梁川星巖、篠崎小竹等詩家作品九百二十

五首；嘉永元年（ 1848）刊北尾墨香編選的 ｢嘉永二十五家絶句 ｣  四卷四冊，收梁川星巖、貫

名海屋、中島綜隱等二十位名家共九百六十六首作品；安政四年（ 1857）二月刊額田正編選

的《安政三十二家絕句》三卷三冊，於上述名家外，又增列齋藤拙堂與藤森大雅的作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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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漢詩七百四十九首。文久二年（ 1862）刊櫻井成憲所編《文久二十六家絕句》，收錄草場

珮川、廣瀬旭莊、大沼枕山、森春濤、藤井竹外等詩人詩作計六百一十八首｡慶應二年（ 1866

）刊内田修編 ｢慶應十家絶句 ｣  二卷二冊，收大沼枕山、小野湖山、植村蘆洲、鷲津毅堂、鈴

木松塘、關雪江等十家詩。大政奉還、改元明治以後，額田正選編《明治三十八家絶句》於

明治四年（ 1871）刊行，收入幕末諸名家及菊地渓琴、小野湖山、大沼枕山等新進漢詩人的

作品。其中森春濤詩收三十八首，超越小野湖山、大沼枕山等同輩詩家，位居第一。其後，

明治十一年刊關三一編《明治十家絶句》二卷二冊，收入大槻磐豀、小野湖山、森春濤 ､  成

島柳北等諸家詩作。幕末明初這一時期漢詩集編選與刊刻的盛行，表現出當時的漢學者與詩

人們對漢詩創作傾注以極大的熱情與努力。作品是否被收錄，以及收錄數量的多寡，關係著

或者說決定了詩人在漢詩壇分量的輕重與地位的高低，而能夠選編這種詩集的人物，通常自

身也兼具漢詩人的身份，並且在當時的漢學圈已具備了一定的地位，通過這樣的編修出版工

作，更加鞏固甚或壯大了自己在漢詩領域的聲名。  

 

二．舉家東遷的動機  

對於久居於名古屋的森春濤來說，當然希望自己的漢詩活動不僅僅侷限在東海一隅，而

是通過明治的新都東京這樣一個巨大的舞台，將自己在漢詩壇的影響力迅速提升，得以輻射

至全國。遷居東京以前，明治四年春於京都出版的《明治三十八家絶句》一書中，所收春濤

詩超越諸家而居冠。這說明了春濤在當時的漢詩壇，其實力與聲望已為世所公認。與同輩詩

人如小野湖山、大沼枕山等人相比，春濤無疑已取得了更使人矚目的地位。這一排名應當給

予了春濤相當大的信心，他 終能夠作出舉家東遷的決定，大約與此不無關係。  

    另一方面，自明治元年（ 1868）三月起，春濤開始在尾張藩校明倫堂教詩。明治五年（

1872）二月，其妻國島氏急病逝世，得年四十歲。春濤與國島氏共同生活十餘年，並且育有

一子，感情不可謂不深。尤其是這十年恰恰是春濤棄醫從文的前十年，國島氏給予了春濤很

大的支持與鼓勵。正當春濤在漢詩界聲名漸著而有所小成的時候，國島氏的猝死，給春濤以

相當大的打擊。國島氏逝世後，春濤將子泰二郎託付於其外祖美濃國島氏，自己則寓居於養

老山下戶倉竹圃，明治六年三月十四日又移居至岐阜，僑居木葉庵，即香魚水裔廬。因東南

面山，號九十九峰軒；北俯藍川，又號三十六灣書樓。這一時期春濤的詩集題曰《敗柳殘荷

集》，可以想見其心境之沒落。當明治七年終於決意遷居東京時，春濤已五十六歲。對於春濤

在國島氏喪後萍蹤浪跡的一段歲月及其決意遷居東京的舉動，橫田天風氏以為：“先生連年

遭遇不幸，悲惋不止，名古屋永住之念亦漸灰冷，何其數奇太甚。” 2所謂連年遭遇不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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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春濤先後經歷三次喪妻、一次喪子，並在安政大獄中痛失師友等事。當然，業師梁川星巖

與妻子國島清的逝世給予春濤很深的打擊，這從他的漢詩創作中可以看出。3不過，大政奉還

遷都東京以後，幕末時期黑暗恐怖的政治空氣已然消褪。事實上，春濤對於明治天皇的新政

，懷抱著很大的期望，對於新都東京也不勝嚮往。據橫田天風記載：“先生明治七年十月十

六日五十六歲之時，攜兒泰二郎氏（後號槐南，為文學博士）、簉室伊藤氏，自岐阜發，二十

七日至東京，卜居於下谷摩利支天街。” 4伊藤氏即伊藤織褚，系國島氏故後春濤所娶第四任

妻子，既稱簉室 5，可知系春濤側室而非正妻。春濤遷居東京，自岐阜啟程，隨行家眷只有子

槐南與妾室伊藤。對於春濤來說，放棄名古屋穩定的生活，舉家搬遷至陌生的東京，應當是

下了很大的決心的。  

 

春濤上京前後的文學活動及心理  

 

一．上京前的詩作  

    啟程上京前，春濤與子侄輩一同登岐阜金華山，並詠有七律《登覽》一首：  

 

    登覽先凭百尺樓，山河形勝眼前浮。  

    霜華雁警北京信，月氣魚潛南島秋。  

    都督撫將多遠略，大臣排難有深謀。  

    壯心雖老吾何已，决眥蜻蜓影外洲。 6 

 

    此詩頷聯與頸聯四句，當意有所指。明治七年（ 1874）五月，日本以琉球王國船難倖存

者遭台灣原住民“出草” 7殺害為由，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部落，这是明治政府首次向海

外派兵，也是近代史上日本與清政府之間第一次重要外交事件。春濤所謂“北京信”、“南

島秋”云云，大約即隱喻此次事件而言。頸聯中所云“都督”，當指西鄉從道。西鄉於本年

被任命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都督，於長崎港領兵待命。雖然明治政府迫於內外壓力下令中止出

兵，但西鄉拒不受命，斷然率三千士兵前往台灣。“大臣”當指大久保利通。日本出兵台灣

，遭到清廷抗議。兩國並未宣戰，皆圖以外交手段解決，八月、明治政府任命大久保利通出

任全權大臣，前往北京交涉。大久保拉攏英國駐北京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出

面調停，清廷遂讓步於九月二十二日（西曆十月三十一日）簽下北京專約，承認日本出兵台

灣是「保民義舉」，並給付難民撫恤金及日方修路建房費用共銀五十萬兩。大久保利通的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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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在日本獲得極高評價。春濤作此詩之時在大久保赴北京交涉成約後不久，8“排難有深謀

”正是春濤對大久保此行北京折衝有功的讚賞之語。《詩鈔》卷十二《黃葉青山集》內有《大

臣威武歌》一首及《都督凱旋歌》二首，與此詩作於同年而稍後，《大臣威武歌》稱頌大久保

行使清廷折衝樽俎之功，《都督凱旋歌》則歌詠西鄉平蕃凱旋之戰績，內容皆可與此詩互證。

9尾聯“壯心雖老吾何已”一句，化用曹操《龜雖壽》“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名句，表達

作者雖自知暮年將至，壯心仍未能已，尚期待著能夠創出一番大事業來。蜻蜓洲系日本雅稱

，所謂“决眥蜻蜓影外洲”，表明春濤對於海外戰事及外交折衝，也抱著極大的關心。這就

與安政大獄之後詩人對於時政緘口不言，並寫下大量的遊仙詩的那一段時期，表現出截然不

同的政治態度。同時也可以看出春濤在政治上尊王攘夷的傾向。不過，儘管春濤自勉老驥伏

櫪，有千里之志。放棄在名古屋與岐阜既有的安定生活，舉家搬遷至陌生遙遠的東京，詩人

在期待之外也頗有些感慨與不安，這從他臨行前一日所作的《甲戌十月十五日將發岐阜留題

》一詩中分明可以感受得出來。  

 

飄零自歎老生涯，行色借秋拖晚霞。  

學士後游辭赤壁，仙人前躅別金華。  

破衫圓笠還為客，黃葉青山到處家。  

偷舉離殤和暗淚，泫然彈向故籬花。 10 

 

    開篇即感歎自己暮年飄零，頗有些自嗟自嘲的意味。至頷聯又寫自己戴笠披衫，客居四

方，雖云 “黃葉青山到處家”，實際也是詩人反語，屢次遷徙，實不知家在何處。尾聯“離殤

”之語當是就亡妻國島氏而言，由思念已故親眷，引發出懷念故鄉、不忍別離之結句。其悽

惶自傷，眷眷不捨之情，溢於文字之間。離別時詩人的情感雖然惆悵多於歡喜，不過，隨著

離目的地東京的距離越來越近，詩人的興奮與期待也變得越來越強。春濤在上京途中經過富

士山，並作七律《富嶽》一首。  

 

扶桑一氣隘乾坤，突兀排空玉色溫。  

齊魯之間無伯仲，泰嵩而下盡兒孫。  

應為四海朝宗表，真有萬年天子尊。  

定鼎維新誰不仰，波濤日夜欲東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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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詩可謂氣勢恢宏，一掃春濤往日艷體優柔的風格。所謂“應為四海朝宗表，真有萬

年天子尊”之語，以富嶽喻當今明治天皇實為四海朝宗、天子萬年的正統。而從尾聯可以看

出，春濤對於明治維新的新政極力擁護，所謂波濤，即指富士山麓五湖的湖水，同時也是春

濤自喻。詩人此刻的心境，恰如富士山腳下的波濤，日夜欲東奔而去。而詩人此行的目的地

東京，即在東方。詩人以這樣的比喻，表現出其對於明治的新時代寄以厚望，並急於施展其

文學抱負的迫切心情。  

 

二．《東京才人絕句》與《新文詩》系列的編選  

    十月廿七日，春濤一行甫至東京，當夜永坂石埭即至春濤下榻處，為其謀劃居處。春濤

遂作《念七日入東京，即夜石埭至，為予謀栖息地，喜賦》一詩，表達其寬慰欣喜之意。  

 

    洗塵何害酒先賒，夜雨寒鐙情可嘉。  

    憐我飄零來上國，就君商確借誰家。  

    一株牆角柴門柳，數點水邊籬落花。  

    久在山村嫌寂寞，幽栖要擇小繁華。 12 

 

    石埭系春濤門下四天王之一，與春濤師徒關係親厚。石埭即夜冒夜雨前來為春濤接風洗

塵、謀劃住處，春濤十分感念其情。值得注意的是尾聯兩句，所謂 “久在山村 ”，大約是指春

濤赴京以前在岐阜山野的半隱居生活。春濤實已厭倦了寂寞的山野生活，對於在東京住處的

要求， “幽栖要擇小繁華 ”，即指幽靜中又不失繁華，此處的繁華，當指與當世的文人詩家能

夠多所交流，不至詩名冷落、信息隔絕而言。而春濤與當世漢詩人們的交流，除卻日常的宴

飲酬唱往來以外， 主要的，即是通過編輯漢詩文雜誌，甄選諸家詩作，定期結集出版的方

式，逐步形成一個以春濤為中心的漢詩創作圈。  

    明治八年春，春濤赴京後不久，即編選刊刻了《東京才人絶句》二卷二冊，收明治初年

江湖台閣諸派詩家計一百六十六人共五百六十三首絕句。卷首請“明治三大文宗”之一的川

田剛作序，由當時的書法名家日下部鳴鶴（翠雨山樵）執筆。此書卷末有春濤《贈清客葉松

石次其春日雜興韻》四首。為示謙虛，春濤於卷首識語中云：“贅拙詩於卷末，愿附驥尾，

非敢比才人也。”  

    明治十年二月，春濤又編錄出版了《舊雨詩鈔》二卷二冊。此書系春濤受舊雨社委託而

編，收錄了以藤野海南為盟主的舊雨社各派文人計五十九家詩作。卷首有藤野海南序，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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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家關雪江執筆。與之前各家選編的絕句集不同的是，《舊雨詩鈔》收詩並不僅限於七言絕

句，而是五七言各體均收。值得一提的是，此書卷末收春濤《湖上雜詩，以荷花世界柳絲鄉

為韻》絕句七首，皆纖巧旖旎的艷體之作。  

    不過，春濤並不僅只滿足於編選當世詩集，而是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漢詩文雜誌的創辦

與編輯上去。自明治八年（ 1875）乙亥七月起，春濤開始著手創辦漢詩文雜誌《新文詩》第

一集，於是年十一月出版。此後的六年間，至癸未十二月（明治十七年、西曆 1884年 1月），

共編輯出版《新文詩》一百集。平均約每月出版一集。此外，自明治九年（ 1876）初出版《

新文詩別集》第一號，至明治十七年 (1884)十月二十九日，共出版《別集》二十八號。《別

集》主要收《新文詩》未刊之作品，或一期設一專題編選成詩集。《別集》停刊後，春濤又

於明治乙酉（明治十八年、 1885）五月編次《新新文詩》，由其子槐南參訂。至丙戌（明治

十九年、 1886）十月，共出版《新新文詩》十七集。另有單冊《新新文詩》一集，未刊出版

年月，收有“詩謄（茉莉園未定稿）”及“詩餘（茉莉園雜著）”若干篇。自《新文詩》的

創刊至《新新文詩》的停刊，前後歷時十一年有餘。可以說編輯出版《新文詩》系列雜誌成

為春濤上京以後 主要的文學活動。在春濤父子十數年如一日的黽勉堅持與苦心經營下，《

新文詩》系列可謂明治初期刊行 久、規模與影響亦 大的漢詩文雜誌。  

 

《新文詩》系列的內容與編選動機  

 

一 .《新文詩》的命名  

    關於《新文詩》的命名，並非春濤隨意為之，而是蘊含有深意的。《新文詩》第二集卷

末，有朗廬醉史所作《贈春濤老人》一文。原文不長，茲引於下：  

 

    頃日閱高選《新文詩》，不特文詩之新可喜。命名新奇，何其著意之敏也。蓋曰么麼冊

子，特假音便，以當吾家吟壇新聞紙。抑人事、興雅趣，則兩存不可微焉。新聞紙示勸誡於

新話，而新文詩放風致乎新韻，皆新世鼓吹之尤者。而詞林風月之光，則新文詩專任之。邦

土古矣，而事則日新；人物舊矣，而思則日新。毛詩有之，“方叔元老，克壯其猶。”素亦

云：春濤老將，克新其思。素頓首。 13 

 

朗廬醉史即阪谷素（ 1822-1881），備中國川上郡（今岡山縣井原市）人。阪谷系幕末

明初時期的漢學者。明治三年（ 1871）年入京，供職於陸軍省，其後歷任文部省與內務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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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並與福澤渝吉等加入名六社，系社內唯一的儒學者。明治十二年（ 1879）當選為東京學

士會院議員。可謂典型的台閣派文人。春濤在此一時期與其有所交遊，阪谷在此文中指出了

《新文詩》的命名系由諧“新聞紙”之音而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因循文明開化之潮流

，創辦了多家新聞紙。先以小冊子形態刊行，如《中外新聞》、《江湖新聞》（ 1868年創刊

）等，明治三年（ 1871年）日本 早的日報《横浜毎日新聞》創刊。翌年又陸續有《東京日

日新聞》（即後來的《每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等創刊。其後，明治七年（ 1874）

《讀賣新聞》創刊。明治政府認為新聞普及有利於開啟民智，遂積極支持並保護新聞產業。

於日本各地設立免費的新聞縦覧所以及為大眾講解新聞的新聞解話会，並制定以公費購買新

聞紙等各項措施來支持各新聞社發展。在新聞紙大為流行的明治初期，春濤獨立創辦漢詩文

雜誌，並特意取與“新聞紙”同音的“新文詩”來命名雜誌，無疑是期望它能夠像新聞紙風

行全日本一樣，成為漢詩文界 通俗、 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刊物。另一方面，《新文詩》

的命名著眼於一個“新”字，誠如阪谷所言，以“新韻”記“新事”與“新思”，正是春濤

編輯漢詩文雜誌的用意所在。而“放風致乎新韻”的編輯理念，也正合乎明治新世在文學審

美上的新潮流。   

    雜誌既命名為“新文詩”，內容上自然是詩文並收。事實上，除詩文外，亦偶有詞、曲

收錄。不過總體上《新文詩》所收作品仍以漢詩為主，各體皆有，而以七言絕句及律詩為多

。這也是當時漢詩人之間 常用的詩歌體裁。  

 

二．從春濤詩看《新文詩》系列的內容  

(1).交遊酬唱詩  

    《新文詩》所刊登的漢詩，大約分為三類。一為交遊酬唱之作；二為詠時事或詠史之作

；三為艷體詩作。春濤本人於《新文詩》上所刊登的作品，也不外乎上述三類。嚴格說來，

春濤詩刊於《新文詩》者數量並不多，但常常以壓卷的形式出現。在春濤的主持下，茉莉吟

社成員定期集會賦詩，並延請明治政府高官入社，與之宴飲酬唱，往來頻繁。這就誕生了大

量的題贈唱和之作。《新文詩》的作者群中，既有台閣派詩人，亦不乏布衣詩人即所謂江湖

派。春濤刻意與台閣派詩人結交，不外乎出於擴大《新文詩》影響力的目的。而事實上台閣

派詩人的加入，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壯大了《新文詩》與其創辦者森春濤的名聲。雖然結交權

貴使得春濤不免為人詬病，但在客觀上實則為明治時期漢詩創作的發展與興盛創造了有利的

環境。  

《新文詩》第一集有一六居士（巌谷修）所作《贈森希黃》一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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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硯提攜入帝州，小天台麓寄優游。  

    江山有助能如此，風月之權儘自由。  

平日所交多顯達，高人於世豈營求。  

    我將遺贈樊川句，千首詩輕萬戶侯。 14 

 

    春濤舉家入京後不久，於明治八年春入居於下谷仲御徒町三丁目三十二番地。因仲御徒

町毗鄰供奉摩利支天的德大寺，因此又稱摩利支天橫町。春濤並將居所雅稱為“茉莉巷凹處

”。德大寺隸屬日蓮宗，因而巌谷將春濤居處稱作“小天台麓”。詩中頷頸二聯透露出春濤

這一時期社會及文學活動的一些內容。頷聯謂春濤得益於明治新世，在文學上終於能得以自

由施展。而頸聯所謂“平日所交多顯達”，則指春濤平素多與達官貴人結交往來。小野湖山

為此詩作註云：“二聯皆妙，妙在切於其人。”，丹羽花南則註曰：“宜做髯史小傳讀。”

可知巌谷所言不虛。事實上，巌谷本人便是明治政府高官，歷任内閣大書記官、元老院議官

、貴族院議員，是典型的台閣派文人。他所謂的“顯達”，實則也包括自己在內。至於“高

人於世豈營求”一句，以及尾聯將春濤比作重情誼而輕功名的才子杜牧，當然都是巌谷的溢

美之辭。不過，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一個事實：春濤雖然與台閣派多有交遊，卻並不以出仕為

目的。儘管春濤的學生如丹羽花南、神波即山，兒子槐南日後皆曾出仕，但春濤終其一生，

並未踏入過政壇，也從未擔任過任何官職。遷居東京以後，春濤始終以江湖派詩人的身份經

營詩社、創辦雜誌。明治十一年八月由中島一男編錄、春濤出版的《清廿四家詩》卷末版權

頁上，春濤特意於自己姓名之前註明“東京府平民”，可以理解為對自己布衣身份的強調。

借助於茉莉吟社的詩文集會，台閣派與江湖派詩人之間有了較為頻繁和密切的交流。當然這

些交流僅限於詩文題贈與唱和，也即文學交流的層面。而《新文詩》恰恰是記錄兩派詩人之

間此種交集的載體。  

    春濤及其門人所唱和交遊的對象，如川田剛、巌谷修、長松幹、阪谷素等人，皆系藩儒

出身，明治以後均於中央政府擔任要職，且大都是貴族院議員或東京學士會院議員，地位顯

赫。而小野湖山、大沼枕山等人，也是成名已久的詩家。從《新文詩》所刊載的詩文可以看

出，春濤始終與他們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在漢詩創作上為其所認可、稱賞。而這些詩人題

贈、唱和春濤的許多作品，都被春濤編入《新文詩》之中。  

    除上引朗廬醉史《贈春濤老人》一文及一六居士《贈森希黃》詩以外，如鷲津毅堂所作

《森浩甫移住台南摩利支天街，賦此以贈》一詩，有“城中早已傳佳句，皆恨才人相遇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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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之語。以“才人”稱春濤，以其詩作為“佳句”，不啻為對春濤漢詩人身份的認可與稱許

。岩崎秋溟《贈森髯史》詩頷聯云：“大雅遺音無繼手，清時至味付名流。”“大雅遺音”

、“清時至味”云云，則是對春濤詩風的稱賞之語。此詩尾聯又云；“今日諸公有王事，此

間樂地任君收。” 16即點明春濤所交“名流”、“諸公”皆是輔佐王事的朝廷大臣，有這些

人的襄助，則長安居易，可任由春濤施展其才華。第四集所收大沼枕山《東京才人絕句刻成

，賦此以賀》一詩則有“春翁今日傳詩手，能把鸞膠續鳳絃” 17之語。按“鸞膠”、“鳳絃

”典出《海内十洲记》，謂西海中有鳳麟洲，多仙家，煮鳳喙麟角合煎作膏，能續弓弩已斷

之絃，名續絃膠，亦稱“鸞膠”。後世詩人多用來比喻續娶後妻。枕山此處語翻新意，謂春

濤刻成《東京才人之句》，猶如鳳絃再續，乃文壇之盛事。詩後春濤註曰：“續絃膠不敢當

。受不辭者，以知己之言耳。”既可見二人關係之親厚，也可知春濤對於《東京才人絕句》

編成付梓，頗有幾分自許之意。  

    此外，春濤及茉莉社詩人與當時清廷駐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公度

）及隨員沈文熒（梅史）等人亦有詩文往來。《春濤詩鈔》卷十三《茉莉凹巷集》（自丙子

至戊寅）有《清國欽差大臣何公突如來如，驚喜曷勝，賦二絕句以謝》二首。可知何如璋曾

親自造訪春濤居所。何氏系首任駐日公使，自光緒三年（明治十年、 1877）出使日本，前後

四年有餘。隨行黃遵憲與春濤更是交遊甚篤，春濤子槐南以十七歲稚齡作《補春天傳奇》，

春濤延請黃遵憲為其推敲文字並作序，黃氏欣然應允，並數次致書於春濤。春濤於《新文詩

》五十五集、五十七集、六十二集分別刊出黃氏致自己的三篇書牘。其中五十七集所刊書牘

稱槐南的《補春天傳奇》“一字一句，皆有黃絹幼婦之妙。愈讀愈不忍釋手矣。”並進一步

稱讚春濤父子“父為詩人，子為詞客。鶴鳴子和，可勝健羡。”春濤刊登此文，當有為槐南

彰顯才名的用意在內。  

  明治十五年（ 1882），何如璋、張斯桂任滿歸國，黃遵憲調任美國舊金山總領事。春濤

及茉莉社詩人紛紛作詩送別。《新文詩》別集十六號即是雙方臨別互贈之作的彙集。其中春

濤於卷末刊登其《送黃公度轉任桑港領事赴米利堅絕句二首》，有“煙花二月送君行，青柳

影籠黃鳥聲”之語，可知春濤曾親自送行。足證二人交情之深厚。  

  除清廷外交使節以外，春濤一派詩人與清朝旅日文人王治本（號桼園）、王藩清（號琴

仙）兄弟、葉煒（字松石）等人亦有詩文唱和往來。王氏兄弟與葉煒皆系浙東出身 18，善詩

文，王氏兄弟並工書畫。不過，與何如璋、黃遵憲等人不同的是，王氏兄弟與葉煒既無功名

也無官職，在中國亦非已成名的詩家。其中葉煒旅日更是迫於生計，來日後在東京開成學校

擔任漢語教師。春濤等人與他們交往，完全處於文學交流的目的，並無任何功利色彩。春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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歿後，其子槐南將其遺稿《三國港竹枝詞》整理出版，即由王治本作跋文。從《新文詩》及

《春濤詩鈔》的作品來看，春濤與葉煒私交甚厚，《新文詩》中保存了不少兩人互相題贈的

作品。葉煒對於春濤其人評價亦很高。如第四集卷末刊有其《贈春濤詩壇》一首：  

 

未曾謀面早心傾，辱荷簫韶和缶鳴。  

一代才人編絕句，四方選政賴先生。  

祗談風月場中樂，每有文章海外驚。  

魏野林逋千古仰，奚須爵位始傳名。 19 

 

  這首詩既提到春濤的文學事蹟，即編選刊行《東京才人絕句》，也提到他與政府要員多

有交遊往來，所謂“四方選政賴先生”當然是一種誇張之詞，不過可以看出春濤與台閣派詩

人之間維持著良好密切的關係。然而春濤與他們的交遊也僅限於“祗談風月場中樂”，並非

於功名仕途上有所希求。因此尾聯以隱士林和靖比喻春濤，稱讚其不需藉助於功名爵位以成

就詩名。雖然不免恭維之詞，但“奚須爵位始傳名”一語應當切合了春濤不以功名仕途為人

生追求的心理。這大約也是春濤將他視為知己的原因之一。  

  承前所述，森春濤之所以結交仕宦名流，並非出於政治功利上的考量，而是希望借由這

些人的地位與聲望，迅速提升茉莉吟社及《新文詩》的知名度，並擴大其影響力。春濤的詩

文中，也完全見不到江湖派詩人之間常見的對於台閣詩人的排斥或批評。與台閣派詩人之間

密切而友好的關係，不僅使得春濤可以在東京成功立足，其詩名得以廣播，聲望亦與日俱增

。春濤能夠從地方上的漢詩人一躍而成為日本漢詩壇的盟主，與他的這種努力經營是大有關

係的。  

 

(2).詠時事詩及詠史詩  

  與顯達名流間的集會往來，使得春濤一派的詩人們能夠更為清楚詳盡的了解時局及時事

。春濤雖然並無興趣直接參與政治，但對於時局新聞，仍然抱持著相當關心的態度。如前所

述，《新文詩》的命名是有以詩文紀時事也即新聞的含意在內的。因而《新文詩》系列中詠

時事與詠史的作品佔到相當的篇幅，是《新文詩》所收作品的又一大主題。例如明治十三年

（ 1880）初出版的《新文詩》別集第九號，題作《上野博覽會雜詠》，所收作品均以題詠上

野博覽會為主題。受歐美近代文明影響，日本自幕末時期即開始參加國際博覽會，如慶應三

年（ 1867）幕府及薩摩、佐賀、水戶等藩藩士赴巴黎參加第二屆萬國博覽會。明治六年（ 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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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新政府首次正式參加了於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舉辦的第五屆萬國博覽會，並興建日本

館，代表近代日本文明新成果的展示品獲得廣泛好評。而在日本國內，明治四年（ 1871）十

月於京都西本願寺召開的京都博覧会可謂國內 早的博覽會。明治十年（ 1877）八月至十一

月，東京上野公園舉辦了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這次博覽會歷時三個月，明治天皇與皇后

皆出席了開幕式，是當時規模 大的博覽會。《上野博覽會雜詠》即是茉莉社詩人們吟詠這

次博覽會的專題詩集。可見春濤一派的詩人們並不侷限於集會唱和的小圈子，對於近代日本

的科技與文明，也抱持著相當關心的態度。  

  除去吟詠紀錄博覽會盛況這樣的社會時事之外，對於內政外交方面的時事，《新文詩》

中的作品也有所表現。例如《新文詩》第九集有毅軒居士（松岡時敏）所作《觀朝鮮修信使

入京，同森希黃》及春濤所作《同毅翁觀韓使》各一首，紀錄朝鮮修信使訪日一事。  

  明治八年（ 1875）年九月，日本軍艦於朝鮮江華島附近與朝鮮守軍發生炮戰，是謂“江

華島事件”（朝方稱“雲揚號事件”）。次年二月，日本與朝鮮簽訂了不平等的《日朝修好

條規》（朝方稱《江華島條約》）。日方並要求朝方遣使訪日以了解日本國情。同年五月朝

鮮派遣金綺秀為修信使出使東京，受到明治天皇的接見。《新文詩》第九集系明治九年七月

出版。松岡時敏詩中有“如使早來花未謝，輕舟且醉墨川春”一聯。墨川即隅田川，系東京

賞櫻聖地。松岡作此詩時春櫻已謝，合乎金綺秀此年入京的季節。則松岡與春濤兩詩所詠朝

鮮修信使正是金綺秀。按松岡時敏號毅軒，幕末時為土佐藩儒。維新後入京，先於文部省供

職，後任左院二等議官。明治八年四月元老院成立時，當選為第一屆元老院議官。朝鮮修信

使入京，春濤可以前往觀禮，大約與松岡的身份有關。據金綺秀撰《日東記遊》卷一載，明

治天皇於赤坂御苑接見朝鮮來使。金綺秀等人向天皇行朝鮮君臣大禮：“見倭皇于赤坂之宮 ,  

儀節一如拜見我主上之禮。”金綺秀並對此作出解釋：“彼雖蠻夷之域 ,  而戎狄之族 ,  其國

則固適體於我也 ,  我又豈可以區區衣冠 ,  妄自尊大也 ,  妄自尊大亦非禮也 ,  彼其情 ,  豈或甘心

而爲之下也 ,  余故以春秋列國交聘君臣相見之禮 ,  仿以行之。”稱日本為蠻夷之域、戎狄之

族，當然是朝鮮士大夫小中華思想的表現。而以春秋列國交聘往來比喻朝使此行，則顯現出

積貧積弱的朝鮮面對強鄰日本時不得不作出妥協的尷尬與無奈。松岡與春濤的這兩首詠韓使

詩雖然並未涉及如此複雜的政治背景，但所吟詠的內容仍然有深層含意可以解讀。如春濤《

同毅翁觀韓使》一詩：  

 

    咫尺天涯喜可知，西來韓使入朝時。  

    衣冠或用明遺制，禮樂仍存漢舊儀。  



	  

	   12 

    紫陌晨光雲靄靄，丹墀日色午凞凞。  

    上林御賜新廚酒，既醉應歌泂酌詩。  

 

    前兩聯描寫修信使入朝的場面，頷聯“明遺制”、“漢舊儀”云云則可以看出春濤對於

朝鮮保存明代舊服制與禮樂一事的態度。作為漢詩人，對傳統中華文化懷有仰慕之情並不難

理解。也正因為如此，春濤詩中流露出對朝鮮來使一種文化上的親近感。後兩聯寫天皇接見

時宴飲之歡樂。末句“泂酌”一詞典出《詩經》。《大雅・生民之什》有《泂酌》一篇，《

毛詩序》解作：“《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春濤此處旨在

歌頌明治天皇仁德敦厚，四海為之賓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既醉應歌泂酌詩”一語是

對朝鮮使臣而言，在此之前曾屢次退回日本國書的朝鮮，此時迫於形勢不得不開國與日本簽

訂合約，對於日本一方而言，無疑充滿了勝利者的喜悅。因此，要求朝鮮使節謳歌明治天皇

的盛德，也即是要求朝鮮向天皇表示臣服之意。春濤在此詩中用到“泂酌”一典絕非偶然，

這與他一貫以明治天皇為天下正統的尊王攘夷思想是深有關聯的。  

詠時事詩以外，春濤另有不少詠史詩收錄於《新文詩》內。雖題曰詠史，卻往往借古諷

今、鍼砭時事，有著很強烈的現實意義。《新文詩》十二集有春濤《詠史二首》，其二云：  

 

末路一蹉隨覆轍，前功百戰不償身。  

漢家當日恩非少，畢竟淮陰是叛臣。  

 

  根據《新文詩》十二集題下注，此集所收作品系明治九年丙子（ 1876）十月至十二月間

所作。這一年十月末，熊本、福岡及山口三縣先後爆發神風連之亂、秋月之亂和萩之亂。這

三次內亂的導火索是本年三月明治政府發佈的廢刀令。該令一出，引發舊肥後藩、秋月藩及

長州藩士族強烈不滿，遂而向政府軍發起攻擊。由於亂軍勢寡，戰亂很快得以戡平。不過，

發動戰亂的首領，如舊肥後藩的太田黑伴雄、舊秋月藩的宮崎車之助及舊長州藩的前原一誠

等人在幕末皆屬於勤王派，積極擁護王政復古。如前原一誠自文久年間起致力於倒幕運動，

明治三年（ 1870年）曾因戰功卓著獲賜“賞典禄 ”六百石，被列為“維新十傑”之一。由於對

明治政府的一系列內政外交的決策不滿，加上廢刀令的施行褫奪了士族的特權，終於使得這

些過去曾經擁護過明治天皇的武士們反戈相向。兵敗後太田黑、宮崎自盡而死，前原則被處

以極刑。春濤在此詩中借詠漢淮陰侯韓信故事，發表其對時事的見解。在春濤看來，三次戰

亂接連發生，可謂覆轍重蹈。而曾經為倒幕而戰的志士們如今倒戈相向政府，則前功已盡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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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春濤的措辭及用語可知他對於此次內亂持批判的態度。韓信曾有功於漢室，受劉邦恩遇

亦甚厚， 終仍因牽連叛亂而論罪身死。春濤在 後發出“畢竟淮陰是叛臣”的感嘆，旨在

責難前原等人無論過去如何有功於朝廷，其叛亂之舉辜負皇恩，終究不可饒恕。春濤的這種

論調與台閣派詩人們是保持一致的。  

  明治十年（ 1877）二月，西南戰爭爆發，至九月底西鄉隆盛兵敗自盡，歷時近八個月。

春濤及茉莉社的詩人們對此一事件均抱著極大的關心，《新文詩》第二十四至二十六集收錄

了大量題詠這次戰役的作品。主題無非有二，一是祝賀官軍大捷，戰亂平定，如“妖氛忽斂

瑞雲開”、“四海清平拭目看”云云；二是攻擊與批判西鄉，諸如“老賊”、“老姦”、“

老狐”、“賊魁”、“凶魂”等語，措辭之激烈，正如諸家評語所云，“罵得痛快”、“罵

得快甚”。其中春濤於第廿四集、廿六集刊登的八首絕句均為詠史詩。如廿四集所收《九月

廿四日詠史》四首，其二云：  

 

薶藏首級彼何心，孤壘雲荒暮氣沈。  

輸與項王臨自刎，催呼故舊得千金。  

 

  明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西鄉率領的薩軍退守鹿兒島，佔據城山。官軍以一萬餘人之勢

對城山發動猛烈攻擊。西鄉中彈後命部將別府晉介斬下自己首級。其後部將將其首級掩埋，

官軍未能找到。故而春濤開篇即發出“薶藏首級彼何心”的質問。並以此事與項羽兵敗自刎

一事作對比。按《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

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

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同為兵敗自盡，項羽將自己的首級交與故舊領賞，西

鄉陣營卻不肯將主帥首級交出。春濤借由這樣的對比，意在嘲諷與奚落西鄉叛軍。如果說，

這首詩的遣詞還算客氣的話，第三首更是直斥西鄉“狗猶不食敗餘肉，焉得魂為天上星”。

措辭之露骨，憎惡之強烈，真可謂“罵得痛快”。所謂“天上星”云云，當指本年九月火星

接近地球，異常明亮，當時庶民之間盛傳火星中出現西鄉身影，時人呼作“西鄉星”。可見

西鄉隆盛雖然戰敗身亡，仍然為百姓所敬仰悼念。不過，政治立場傾向於明治政府的春濤對

西鄉成星的說法當然持否定態度。不惟如此，廿六集所收《九十月之交詠史》第三首中有“

天家雨露有餘滋，地下兇畜悔可知”兩句。稱西鄉作“兇畜”，跡近謾駡之語。“地下悔可

知”云云，正可與前面的“焉為天上星”一句相對看。木下彪氏在其《明治詩話》中稱春濤

之所以盡力攻擊西鄉，“實以此迎合當政官僚之意，其所主辦的吟社吸收得勢官員，是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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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門戶之策略。” 20前田愛氏在《幕末維新期的文學》一書中附和了木下的觀點。不過，前

田在文中稱春濤為“官僚的走狗” 21,評價則未免過苛。事實上，春濤對於西鄉並非一味地批

判，例如《九十月之交詠史》其四以隋人李密比擬西鄉，開篇“讀書牛背已奇才，身敗家亡

真可哀”兩句，可以看出詩人對奇才西鄉落得如此結局的欷歔惋惜之意。 22事實上，春濤評

價西鄉乃至於其他政治人物，以是否遵循忠君守分的綱常大義為核心標準。在春濤眼裏，悖

上作亂的西鄉已違背君臣之綱常，其亂臣賊子的罪名永遠難以洗刷。不過，對於西鄉的才幹

與過去的功勳，春濤並沒有予以全部抹殺。  

 

(3).艷體詩  

    受春濤的影響，《新文詩》中艷體詩的數量亦很可觀。如第八集中鴛湖釣徒（葉煒）的

《贈花南醉士，即傚其體》與花南醉士（丹羽花南）的《春雨小占》、十七集藍田仙史（股

野琢）《首夏即興》、卅六集小泉散人（川島柔）《永晝》、四十九集槐南小史（森槐南）

《青山》、五十八集三郊牧夫（杉山令吉）《春魂花影小照》、八十一集槐南小史《憐春詞

》四首、九十一集石埭居士（永坂周）《梅影四律次韻》、別集第十集槐南小史《集桃花扇

傳奇句》三首等等，不勝枚舉。可見，在春濤的帶領下，茉莉社詩人創作艷體詩已蔚為風尚

。而春濤本人也在《新文詩》上發表了為數不少的艷體詩。如第六集《吉原避災詞》八首、

《除夕德山純神波成二子來會艸堂，分韻成詠》 23、四十二集《善因緣歌》、六十六集《秋

興二首》、八十一集《精廬德川公子穆如閣雅集，賦得春寒花較遲，以題為韻五首》、九十

一集《梅影四律次韻》、九十五集《題嬌笑樓》、別集第一集《又得四絕句》、別集第五集

《疊韵贈別四首》等等，春濤艷體詩的創作可謂貫穿《新文詩》系列的始終。試以《吉原避

災詞》其二為例：  

 

無端惘煞許飛瓊，酣宴不遑收玉笙。  

報道崑岡俄有火，天風吹下步虛聲。 24 

 

    《吉原避災詞》八首之前，刊有用拙道人（松岡時敏）《十二月十二日吉原罹災，書此

示希黃髯史》一首。吉原為江戶時期以來遊廊所在地，結合松岡詩中“被裏鴛鴦白晝眠，飛

廉太妬祝融瞋”、“其奈揚州騎鶴客，可憐金谷墜樓人”等句來看，可知松岡在吉原遊樂時

遭遇火災，事後將此次經歷吟詠成詩寄與春濤。春濤因而作《吉原避災詞》以為回贈。雖然

題曰“避災”，春濤卻並沒有著力於描寫火場的恐怖或是逃生時的慌亂。他將妓女比作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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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侍女許飛瓊，將狎妓宴飲比作瑤池仙會，既是艷體詩的慣常寫法，也是為松岡狎妓的一

種粉飾之詞。  

    第二首則以艷體寫火場逃生的場面：  

 

    五層樓子小陽臺，暮雨朝雲念念灰。  

    鴛夢一驚空一劫，步蓮徐脫火中來。  

 

  “陽臺”與“暮雨朝雲”典出宋玉《高唐賦》，前兩句春濤借楚襄王夢神女來會的故事

，描寫妓女於夢中思念情人的寂寞心情。後兩句則寫鴛夢為大火所驚醒，女子於慌亂中逃生

的場面。末句“步蓮徐脫火中來”用南朝齊東昏侯潘妃“步步生蓮華”的典故，比喻妓女逃

生時裊娜的步態，造語十分綺艷別致。春濤並未親身經歷吉原火災，此詩內容當完全出於詩

人想像。事實上，從松岡詩可知，當時的吉原火災中是有妓女因此而喪生的。春濤詩中對此

也有所反映。如第七首有“玉質秋花劇可憐，綠珠金谷證前緣”之語。雖然以石崇寵妾綠珠

比喻遇難妓女於事蹟上並不甚相稱 25，但此種香豔的筆法，確實是春濤詩的一大特色。無怪

乎詩後雲沼（北川泰明）評曰“篇篇皆妙，真是森翁得意筆。湖翁所謂‘一種森髯艷體詩’

者也。”以此八首為春濤艷體的典型之作。  

    北川泰明所引用的湖山詩系發表於《新文詩》第二集的《書春濤湖上雜詩後》一首：  

 

   千古香奩韓偓集，繼之次也竹枝詞。  

   兩家以外推妍妙，一種森髯艷體詩。 26 

 

    揖斐高先生論及此詩時，認為湖山末句以森髯稱呼中年以後蓄鬚的春濤，竟以偉丈夫之

姿專寫豔冶佳麗的香奩體詩，實有揶揄之意。 27事實上，春濤於《新文詩》中所刊載的作品

多題以“春濤髯史”名，髯史是他晚年常用的別號之一。從全詩內容來看，將春濤的艷體詩

與香奩集、竹枝詞並舉，評以“妍妙”二字，可見對春濤艷體詩風的稱譽推賞之意。就《新

文詩》中春濤與湖山之間的詩文互動來看，湖山對於春濤的艷體詩風並無些許批評之辭。《

新文詩》十七集有湖山題贈春濤近作《小湖新柳詞》詩一首，題記曰“春濤髯史近作小湖新

柳詞十餘首，艷音冶態，才華可掬。一唱之際，覺齒牙皆香。”“才華可掬”、“齒牙皆香

”云云，顯然是對春濤豔詩的讚賞之詞，同時也可以看出湖山本人對於艷體詩其實抱著欣賞

的態度。而湖山贈與春濤詩的這首絕句，事實上也系綺麗清新的艷體之作。則前一首“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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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髯艷體詩”句解作揶揄，似乎並不確切，即便果真有揶揄之意，應當也只是同道中人間的

善意揶揄，而非譏刺之語。  

    不過，雖然湖山等人對於春濤的艷體詩評價頗高，然而當時文壇對於春濤詩乃至《新文

詩》作品的這種艷體傾向，其實不乏批判之聲。《新文詩》第二集卷末收有小舟客漁（小永

井岳）《書新文詩後》一文，對《新文詩》所收作品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題號字面鄙猥，

為優諢之語，甚不相稱也，又甚不相通。適為名士風流之累耳。所謂西施蒙不潔。吾輩寒陋

村學，亦不得不掩鼻而却走也。”文後並附有小永井致春濤的書簡一則，曰：“貴著《新文

詩》，一讀首首皆覺其清艷。但弟於《新文詩》字，不無小愚見。因書其後，大方以為何如

。”這就可知小永井“鄙猥”、“優諢”等評語，是針對《新文詩》作品“清艷”的詩風而

言。小永井的這種措辭當然招致茉莉社詩人的不滿，如靜窩在註中直斥其“自稱寒陋村學，

其實堂堂道學先生。……盖先生知世有孟子，而未知有讒謗律也。”不過，春濤對於小永井

的批評並未作出過多反應。他將《書新文詩後》一文與前文所引阪谷素《贈春濤老人》一文

並刊，並作識語云：  

 

    右二文同時得之，一褒一貶，禍伏福倚。嗚呼，毀譽亦糾繩哉！一笑併錄。  

 

    感歎  “毀譽亦糾繩哉 ”，春濤固然是想藉此表現出自己不以為意的胸襟與氣度。不過，將

毀譽與褒貶視為 “禍伏福倚 ”，可知詩人並非完全不在意他人的批評。  

    《新文詩》第六集卷末有春濤七律《自詠》一首，頷尾兩聯云：“白髮烏絲餘舊影，花天

月地寫新聞。編成毀至譽隨至，為是平生思不群。 ” 再次提到了毀譽雙至的問題。春濤所提

倡的艷體詩風，明顯有悖於溫柔敦厚的正統詩教，因而遭受非議與批評是不可避免的。春濤

對此也應有所預料。不過，此詩 後詩人明確表示自己之所以吟詠風月、編輯詩文，以至於

毀譽集於一身的根本原因，在於 “為是平生思不群 ”七字。 “思不群 ”語出杜甫《春日憶李白》

詩：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春濤對於自己平生所好的艷體詩風迥异於世俗傳統有著深

刻的認知，他在此以詩思超然不群的李白自比，既是為自己不見容於世俗的艷體詩創作正名

，同時也含有對自身異於凡俗的文學才能的肯定與自許之意。這大約正是春濤一直勉力經營

《新文詩》系列雜誌、堅持艷體詩創作的根本原因。  

    春濤於艷體詩創作上所傾注的精力，並沒有隨著年紀增長而衰退，反倒是老而彌堅。這

從他老後的詩文中可以看得出來。明治十三年（ 1880）三月春濤於六十二歲生日之前寫下《

詩魔自詠》十二首，並將其刊登在《新文詩》第六十集卷末。詩前小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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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頭如來 28目予為詩魔，昔者王常宗以文妖目楊鐵崖。蓋以有竹枝緒匳等作也。予亦喜

香匳竹枝者。他日得文妖詩魔竝稱，則一生情願了矣。  

 

    春濤對於友人所贈詩魔的稱號，欣然接受。不過，僅僅是詩魔的稱號還不足夠，需得詩

魔文妖並稱，方可了卻一生情願。春濤這種不受傳統詩教束縛、大膽追求個人風格的文學自

由精神在這裏可謂顯露無遺。《詩魔自詠》其一中甚而有“永劫不磨脂粉氣，詩魔賴得竝文

妖”之語。堂而皇之地宣稱自己詩中的脂粉氣永遠不會消褪，顯示出詩人堅持創作艷體詩的

決心，真可謂雖九死而不悔。依田百川在《送森希黃序》一文中說道：  

 

    君詩工於諸體，而 以豔麗者得名。……或疑其浮靡非正聲，余以為不然。詩者，性情

也。關雎為國風之始，非以得性情之正乎。顧乃以庸腐為典雅，以枯澀為淡遠。模擬剽竊，

以赫愚俗。言與情背，文與實遠。是非真詩也。不見夫《萬葉》、《古今》諸集乎，朋友贈

答，男女酬和，性情存焉。若夫眾愚喧呶，譬如蚍蜉搖樹，未足為君病也。 29 

 

    依田在這裏不僅批判了“以庸腐為典雅，以枯澀為淡遠”的傳統詩教，更指出了詩的精

髓在於性情。春濤艷體詩的可貴之處恰恰在於流露出作者的真性情，這就與“言與情背，文

與實遠”的虛偽文風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在依田看來，指摘春濤的人不過是蚍蜉搖樹，不

能撼動春濤在漢詩壇的地位。依田所提出的性情一說切中了春濤艷體詩的本質，春濤將此文

刊登於《新文詩》別集十四號上，並予以密密圈點，當有以此文為自己代辯之意。  

    在春濤的大力倡導下，茉莉吟社的詩人們尤其是春濤的門生弟子如永坂石埭、丹羽花南

、森槐南等後輩詩人多有艷體詩作刊登於《新文詩》上。在明治維新、萬象更迭的新時代，

比之溫柔敦厚的傳統漢詩，這種敢於表現性情的清艷詩風當然更容易為世俗所歡迎與喜愛。

《新文詩》系列雜誌發行區域的逐步擴大與發行書肆的不斷增加，也間接地證明了這一點。  

 

三．春濤文學活動的動機  

    有關《新文詩》系列雜誌的發行量，目前已無法確知。不過，從發行書肆數量的變化上

仍然可以窺見一些端倪。根據《新文詩》第二集卷末版權頁記載，編輯並出版人皆為森春濤

，當時的發行書肆共六家，其中名古屋二家、岐阜一家、東京三家。東京發行商之一的額田

正三郎亦是同年稍早出版的《東京才人絕句》的發行人。東京以外，名古屋與岐阜皆是春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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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居之地，春濤詩名在當地已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與號召力。因此《新文詩》甫一出版，春濤

首選名古屋與岐阜為東京以外的發行地。況且，《新文詩》於名古屋的發行書肆片野東四郎

以及永樂屋正兵衛也是明治元年（ 1868）春濤於名古屋出版《銅椀龍唫》一書時七家發行書

肆中的兩家。可知春濤選擇在名古屋發行《新文詩》，當有在發行人脈上的考量在內。明治

十一年一月《新文詩》第二十九集出版時，發行書肆已擴大到十二地二十三家。除上述三地

以外，又新增西京、大坂、高梁、德嶋、大垣、善光寺前、高山、甲府、佐原等發行地，遍

及關東、東海、關西三大地區。同時，東京的發行書肆也已由之前的三家增加到八家。到明

治十五年五月刊行第八十二集時，發行書肆更是增加到五十七家之多，其中僅東京就有三十

二家，可見《新文詩》其時在都內的發行之廣及影響之大。此外，長野、新瀉等地亦開始有

書肆販售《新文詩》。《新文詩》的發行點實已遍及本州各地。  

    另一方面，《新文詩》的作者群也在不斷擴大。《新文詩》第六集卷後刊有一至六集作

家姓氏，共三十九人。其中有台閣名流如川田剛、巌谷修、阪谷素等，有春濤的同輩同門如

關雪江、小野湖山、大沼枕山等，有春濤的弟子門生如丹羽花南、神波即山、永阪石埭等，

這些人多數系《新文詩》的固定撰稿人。此後亦不斷有新進詩人作品刊登，並不定期於《新

文詩》卷末增補作家名單。投稿者的增加，同時也意味著讀者群的擴大與影響力的提昇。加

之發行區域與發行書肆的擴增，發行數量也必然隨之增加。《新文詩》的流行與茉莉吟社的

壯大，無疑使得春濤在漢詩界的地位越來越穩固。而他之所以能成為明治初期漢詩壇的盟主

，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新文詩》在漢詩文界巨大的影響力。  

    此外，迄今為止鮮有論者提及的是，春濤遷居東京下谷仲御徒町後，至遲已於明治十一

年（ 1878）八月了成立茉莉巷賣詩店。 30茉莉巷賣詩店所發行的書目除春濤所編輯的《舊雨

詩鈔》及《新文詩》系列以外，還包括小野湖山所著《湖山近稿》、《鄭繪餘意》、《蓮塘

唱和集》及抄本《文章游戲》、《文章綱領》、永阪石埭所著《橫濱竹枝》、三島中洲著《

霞浦游藻》、鈴木蓼處著《大雲山房文鈔》、小山春山著《留丹稿》、河野秀野著《鐵兜遺

稿》、小森橘堂著《橘堂詩鈔》、北川雲沼等人合集《六友詩存》及國島清子遺稿《古梅剩

馥》等詩文集。春濤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漢詩文雜誌及漢詩文集的編輯、出版工作上，不僅

促成了日本漢詩文壇的繁榮，也提攜了一批漢詩界的後進。不惟如此，春濤還儼然以明治漢

詩界盟主的身份，將當世中國一些詩家的作品，介紹到了日本。如收錄張船山、郭頻伽、陳

碧城三家詩的《清三家絕句》、李長榮的《海東唱酬集》以及陳碧城的《碧城仙館女弟子詩

選》與《陳碧城香奩詩》等詩集，皆由春濤編錄並出版。此外，春濤也參與編選了《清廿四

家詩》並予以發行。春濤主持出版的詩文集通常於卷末附有茉莉巷賣詩店發行書目，便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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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讀者購買。  

    日野俊彥於《森春濤的基礎研究》一書中，引用參與編輯《安政三十二家絕句》及《文

久二十六家絕句》的家里松疇致春濤的書簡，考證當時的漢詩人於自己的作品被選編出版時

，常常要贈與主編者禮金。這也是漢詩文集編輯出版者的重要收入之一。日野認為春濤日後

編選出版多部詩集，也有出於經濟上的考量。此說當為可信。不過，成立茉莉巷賣詩店，出

版並銷售漢詩文集，應當也是春濤晚年重要的經濟收入之一。從現有資料及本人作品來看，

春濤晚年生活並不清貧，其謀生手段當不外乎上述兩項。可以說春濤晚年的文學活動也有出

於謀生的目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春濤所編輯的《新文詩》系列為其子槐南提供了登上文壇並暫露

頭角的機會。春濤長子真堂自幼從父學詩，少有詩才，曾被譽為學界麒麟兒。春濤將他視為

繼承自己文學衣缽的不二人選。安政七年（ 1860）三月真堂十四歲時不幸夭折，春濤大受打

擊，作《哭兒真》二首以為哀悼。其中有“一飛雛鳳歸天上，哀矣人間老鳳聲”之語， 31反

用李義山題詠少年韓偓“雛鳳清於老鳳聲”32的名句，表達失子的哀傷之情。文久三年（ 1863

）十一月，春濤三子槐南出生， 33此時已四十五歲的春濤喜作《十二月十二日舉兒》詩二首

，其中第一首有“昨來熊夢忽呈祥，雪有珠光月寶光” 34之語，可見對於幼子寄予厚望。槐

南受春濤艷體詩風的影響，於《新文詩》系列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的詩、文、詞、曲，也因此

得到漢詩人橋本蓉塘、依田百川及清人王韜、黃遵憲等人的賞識與提攜。這與春濤的引薦和

幫助是有直接關聯的。譬如春濤請黃遵憲為槐南《補春天傳奇》潤色文字並作序，並將黃氏

關於此事的兩封回簡，以及茉莉社詩人橋本蓉塘所作《題補春天傳奇五首》與槐南《題小青

圖》一文刊於《新文詩》上，皆有替槐南揚名的用意在內。而春濤與台閣派之間的交遊，客

觀上也為槐南日後出仕奠定了人脈上的基礎。栽培槐南並盡力創造條件以使其能夠順利繼承

自己漢詩文的衣缽，恐怕也是春濤詩壇成名以後進行種種文學活動時的考量之一。  

     

 

注  

1，《春濤詩鈔》卷七《牛背英雄集》內有《蓄髮呈拙堂翁》一首：“卅年圓頂傍風塵、喚作僧來不得嗔。      

非有憐才韓吏部，誰知賈島是詩人。”揶揄自己行醫時代如僧人般需剃髮。按此詩作於丁巳年秋，即

安政四年（ 1857）詩人三十九歲時。  

2，橫田天風《明治的清新詩派森春濤先生》（三），《東洋文化》第四十號，昭和二年八月，第 83 葉。

原文和文。  

3，《春濤詩鈔》卷八《夢入青山集》內收錄有《七十老翁何所求追悼星巖翁》三首、《哭兒真》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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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亡》四首；卷十一《桑三軒後集》內有《悼亡》二首、《夜涼聞笛》一首；同卷《敗柳殘荷集》   

內有《冬夜雜詩》十首等，皆悼亡憶舊之作，多感懷自傷之語。  

4，橫田天風《明治的清新詩派森春濤先生》（四），《東洋文化》第四十一號，昭和二年九月，第 92 葉。

原文和文。按此文第三部份（《東洋文化》第四十號）載春濤出發日期作十月十五日。  

5，《左傳・昭公十一年》：“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杜預註：“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

居在外。”  

6，《春濤詩鈔》卷十一《太陽開曆集》、富士川英郎等編《詩集日本漢詩》、東京汲古書院、 1989 年 7

月、第 19 卷、第 98 頁。  

7，出草是臺灣原住民獵人頭習俗的別稱。意從捕鹿而來。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五：“捕鹿，名曰

出草。”朱仕玠《小琉球漫誌》卷八：“番以射獵為生，名曰出草。”清代蔣毓英《臺灣府志》：

“好殺人取頭而去，漆頂骨，貯於家，多者稱雄；此則番之惡習也。”又清末李秉瑞等所著《蓬萊

小語》：“時人入山，常遇靈怪悲號迴野，俗謂討路費，散冥鏹，可免。遇怪悲號猶可，遇番悲號，

則以首級為路費矣。”當時琉球人漂流到台灣遭原住民殺害的事件屢見不鮮，通常由清廷依例救助

及撫恤，琉球則於事後發諮文謝恩，其他責任一概不予追究。  

8，《登覽》一詩未紀年月，然其所在《太陽開曆集》創作期間系“自癸酉正月至甲戌十月”。此詩位

於集末倒數第二首。且次一首題作《予將赴東京，次兒泰留別詩韻，題寓舍壁》。可知《登覽》作

於甲戌十月，且在十月十六日啟程東京之前。另，春濤詩以干支紀年，以舊曆記日月。甲戌九月二

十二日北京専約簽訂，則《登覽》一詩作於約成之後無疑。  

9，《大臣威武歌》：“大臣威武太從容，尊俎之間輒折衝。旗影紅搖東海日，天津水亦欲朝宗。”稱頌

大久保行使北京的外交折衝之功。《都督凱旋歌》（題下註“甲戌十二月二十八日作”）：“諭彼冥

頑語太溫，特令降虜感皇恩。功名不讓哥舒翰，平定生蕃勝吐蕃。”可知春濤對於西鄉從道強行出

兵台灣“平蕃”之舉兵持稱讚態度。  

10，《春濤詩鈔》卷十二《黃葉青山集》、富士川英郎等編《詩集日本漢詩》、東京汲古書院、 1989 年 7

月、第 19 卷、第 98 頁。  

11，出處同上，第 98 頁。  

12，出處同上，第 99 葉。  

13，《新文詩》第二集、第十至十一葉。  

14，《新文詩》第一集、第二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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